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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
然
臺
灣
各
地

的
眷
村
大
多
已
拆
遷

並
改
建
完
畢
，
但
往

昔
在
過
年
前
，
眷
村

中
婆
婆
媽
媽
們
灌
香

腸
，
製
做
臘
肉
、
臘

元
寶
肉
︵
豬
頭
肉
︶

安
家
落
戶
，
更
將
各
省
的
飲
食
文
化
，
從

眷
村
的
住
戶
彼
此
交
流
，
到
外
傳
融
合
於

臺
灣
社
會
。
目
前
老
人
雖
已
逐
漸
凋
零
，

但
眷
村
味
卻
已
在
臺
灣
落
地
生
根
，
近
年

儼
然
已
成
為
臺
灣
的
顯
學
之
一
了
。

眷
村
老
人
雖
物
化
而
去
，
但
所
留
下

的
器
具
文
物
，
卻
讓
我
們
牢
牢
記
住
上
一

代
的
長
輩
，
如
何
在
當
年
那
個
物
質
不
豐

、
臘
魚
、
蒸
年
糕
與
甜
酒
釀
的
忙
碌
身
影

，
卻
是
許
多
眷
村
人
難
忘
的
陳
年
往
事
。

日
復
一
日
，
年
復
一
年
，
突
然
間
左

鄰
右
舍
的
婆
婆
、
媽
媽
、
爺
爺
、
奶
奶
都

蒼
老
了
，
有
的
來
不
及
等
到
政
府
開
放
探

親
即
已
逝
去
，
埋
骨
臺
灣
，
而
身
子
骨
強

健
的
終
能
一
圓
返
鄉
夢
，
見
到
分
別
多
年

的
親
人
，
海
峽
兩
岸
悲
歡
離
合
的
故
事
，

個
個
令
人
動
容
。

一
九
四
九
年
來
臺
的
軍
眷
們
在
各
地

們
自
己
買
布
，
在
燈
下
熬
夜
趕
出
來
的
夾

克
、
燈
芯
絨
長
褲
，
而
過
年
領
的
紅
包
可

能
又
馬
上
被
大
人
保
管
，
並
在
開
學
時
拿

去
繳
學
費
。
但
曾
有
的
眷
村
年
味
，
如
吃

完
年
夜
飯
後
，
大
人
們
一
桌
桌
的
麻
將
大

戰
、
推
牌
九
；
骰
子
擲
在
大
碗
公
裡
清
脆

的
聲
音
、
毛
頭
小
孩
子
用
四
川
話
喊
出
來

的
﹁
邀
兒
刪
、
史
屋
樓
︵
一
二
三
、
四
五

六
︶
﹂
，
還
有
年
初
一
凌
晨
，
家
家
戶
戶

依
習
俗
驅
趕
年
獸
，
此
起
彼
落
的
鞭
炮
聲

響
徹
村
子
的
每
一
個
角
落
。
天
亮
後
，
村

在眷村平房中曝曬香腸的畫面
如今已不復見。

空軍眷村煤油爐，是當年生活
上的好幫手。

▲

▲

空軍眷村人
以鋁合金廢
材打造的各
式蒸籠。

，
有
可
能
隨
時
準
備
反
攻
的
歲
月
中

，
想
盡
辦
法
使
出
渾
身
解
數
，
讓
每

一
個
他
們
心
中
的
寶
貝
孩
子
，
都
能

快
樂
的
在
舊
曆
新
年
中
大
飽
口
福
，

並
領
到
一
份
壓
歲
錢
，
快
快
樂
樂
地

歡
渡
佳
節
。

也
許
很
多
眷
村
子
弟
在
過
年
時

的
﹁
穿
新
衣
﹂
，
可
能
只
是
一
套
全

新
的
卡
其
布
學
生
制
服
，
或
是
老
媽

子
裡
男
女
老
少

紛
紛
出
門
，
彼

此
互
道
恭
喜
，

拜
年
的
熱
鬧
景

象
，
就
好
似
一

幅
不
會
褪
色
的

圖
畫
，
永
遠
烙

印
在
腦
海
深
處

。

‧高興華‧‧高興華‧空小憶往（三）空小憶往（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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